不再研究

今天的開示是有關第三聖諦──苦滅聖諦（Dukkha Nirodha§ Ariya Sacca§），即涅槃──的六堂開示的第五堂。今天我們要從瓦查各達（Vacchagotta）外道的開展來討論它。

從諸經裡，我們知道瓦查各達問佛陀與其他阿羅漢許許多多的問題，時常是同樣的問題。從中可知他很迷惑，但並非迷惑至令他放棄：他是一個真正的尋法者。

有一次，他去見目犍連尊者，問道：

1. 「目犍連大師，世界是永恆的嗎？」
目犍連尊者說了什麼？他是否說：「我想……」或「依我的看法……」或更糟的是「我覺得……」？沒有，目犍連尊者是阿羅漢，是佛陀的上首弟子，因此他的回答是：

「瓦查，世尊沒有宣說：『世界是是恆的。』」

這是真正釋迦子（Sakyaputto）的回答。

瓦查各達接著問：

2. 那麼，目犍連大師，世界是不永恆的嗎？

3. 世界是有量的嗎？

4. 世界是無量的嗎？

5. 名與色是一體？

6. 名是一物，色則是另一物？

7. 如來死後是否存在？

8. 如來死後是否不存在？

9. 如來死後是否既存在又不存在？

10. 如來死後是否既非存在亦非不存在？

對於這一切問題，其回答是：

「瓦查，世尊沒有宣說：『世界是是恆的。』」

瓦查各達問的問題是見（diññhi），根據憶測、猜測與理論：形而上學。當我們不正確地知見諸法，我們根據自己的無知見解、甚至是夢想來憶測。於是我們可能會下定論，說阿羅漢般涅槃後依然存在，若是如此，無量世界將會無時無刻不會沒有無量的佛陀與其他阿羅漢，這聽起來很美妙，不是嗎？反之，我們可能會了解，說阿羅漢般涅槃後依然存在便是說四聖諦是無稽之談，所以我們迴避它，說阿羅漢既存在又不存在，或既非存在亦非不存在。這是形而上學可愛的一面：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製造任何解決方法，如果它像是無稽之談，我們還是可以製造玄學，以它來說服輕信者，說該無稽之談是超越一切的深奧真諦。

形而上學盛行於佛陀時代的印度的外道圈子裡，在那之前也盛行，如今也盛行，在每一個地方都盛行：跟無明一樣，形而上學自然地產生。它便是組成宗教的東西，包括現代世界的主要宗教：所謂的現代科學。現代科學自認最令人讚嘆的便是科學是以試驗與理智為根據：它不根據理論，而是根據從試驗中獲得的事實。這好像很令人欽佩，但卻沒有提到所收集的資料及所作的分析都是根據個人的形而上學、根據他認為自己將會找到的、根據自己想要找的：「中立的觀察員」這一詞是自相矛盾的。現代科學的形而上學是認為只有物質是真實的（包括心），這意味量等於質。許多透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與意體驗的快樂經驗是好的，越多越好。越來越多便是越來越好。如果它們不是快樂的經驗，那便把它們改造成快樂的。創造越來越多，出產越來越多，賣越來越多，買越來越多，消費越來越多，便會越來越快樂。這是現代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，這是為何它們是商業的侍女。

形而上學已經滲透了現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，直到在每一個領域滋長，包括形而上學本身。問題（課題）越來越多，答案（論文）也越來越多：這過程稱為「研究」。正如我們所見，永無止境的研究並不能帶來對真實法越來越深奧的了解，反之導致對什麼是重要的及什麼是不重要的越來越迷惑。由於對現代科學的迷惑理念盲信，我們可能會認為佛法有缺陷：「佛陀並沒有回答一切問題！時代已經改變！在佛陀時代的印度，他們並不知道今天我們所知道的事！」

瓦查各達也以為佛陀的教法有缺陷，這也是因為佛法沒有提到形而上學的理念。因此，他問目犍連尊者為什麼其他沙門會回答他的問題，但佛陀卻不會。目犍連尊者解釋：

「瓦查，外道的沙門如此視眼……耳……鼻……舌……身……意：

『這是我的』（eta§ mama），

『這是我』（esoham-asmi），

『這是我的自我』（eso me attà）。」

透過正法（Saddhamma），每次我們都回到同一件事。需要被發現的已經完全被佛陀發現了：不需要再研究。現代科學的微弱知識不能夠為佛陀的教法帶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。已經被佛陀重新發現與解釋的研究過程（導向苦滅之道）並不需要改進，也不能被改進。因此，在佛陀時代，許多人了知現代科學的眾弟子不了知或不能夠了知的事：在佛陀時代的印度，許多人知見涅槃──苦的息滅。

根據佛陀所教的步驟，首先他們修習止禪，也就是開展所需的工藝，以便能夠收集必要的根本資料：知見究竟名色諸行法每秒鐘以上萬億次數的速度生、住、滅。接著，他們修習觀禪，研究所收集的根本資料。研究結束時，所獲得的唯一真正存在的結論是諸行法滅盡：涅槃。緣於證悟了涅槃，一切問題都結束──業行結束；證入般涅槃時，諸行完全結束。如果要說的話，他們唯一的形而上學是對佛陀的證悟的信心：當他們自己也證悟時，信轉變成智。

目犍連尊者向瓦查各達解釋這種真正佛教的研究的結果：

「然而，瓦查，阿羅漢、正等正覺者如此視眼……耳……鼻……舌……身……意：

『這不是我的』（neta§ mama），

『這不是我』（nesoham-asmi），

『這不是我的自我』（na meso attà）。

因此如來被問及這些問題時，他不給與答案。」
接著，瓦查各達告訴目犍連尊者他剛見過佛陀，問佛陀同樣的問題，以及獲得同樣的答案：

「真是奇妙，目犍連大師！真是令人驚嘆，目犍連大師！關於主要的事，導師與弟子的義理與詞句多麼的互相符合、一致，不相違背。」

或許這並不太令人驚嘆，因為真正佛教研究的結論是了知真諦，而真諦是永遠一樣的。因此，無論是目犍連阿羅漢或喬達摩阿羅漢，其結論在要義上必定只有同一個。然而，現代科學的種種結論是永遠不一樣的。在同一個時候，便有許多不同的結論，甚至互相衝突的結論，而且它們一直根據「最新的研究」在改變。這是對於真諦的形而上學式「鐵一般的事實」的本質：迷惑。

同樣地，形而上學式的探討佛法方式導向非法（adhamma）。我們無法根據正確的步驟，例如無法知見過去諸世的究竟名色法。我們可能因此堅持，唯有在有靈魂存在之下（對世俗諦與真諦迷惑），從一生輪迴到另一生才可能發生。接著，因為我們知道佛陀說沒有靈魂，我們下定論地說，因為聽眾愚痴，佛陀才說從一生輪迴到另一生，事實上輸迴只是剎那至剎那間的事：換言之，我們斷言說佛陀說謊。接著，基於真正形而上學學者的我慢，我們爭論且我封為權威，誤導自己與他人。同樣地，當我們的研究貧乏，我們可能會斷言佛陀教導的無我（anatta）是指在究竟上一切法都是空（su¤¤à）的：也就是說，事實上它們完全不存在。接著，基於真正形而上學學者的我慢，我們對「空」（su¤¤atà）創造一個既龐大且複雜的形而上學法網，對於輕信者，它顯得無限地深奧。佛陀解釋，一共有六十二種如此對世界創造出來的形而上學，每一種都是邪見（micchà diññhi）。

這種形而上學的迷惑衍生自貧乏、導向對四聖諦無明的研究。有一次，佛陀向瓦查各達解釋：

「瓦查，由於不知（a¤¤àõà）、不見（adassanà）、不透視（anabhisamayà）、不隨覺（ananubodhà）、不通達（appañivedhà）、不分辨（asallakkhaõà）、不分別（appaccupalak​khaõà）、不檢查（asamapekkhaõà）、不詳細檢查（appaccupekkhaõà）、不直接識知（appaccakkhakammà）：

1. 色、受、想、行與識（第一聖諦）；

2. 其集起（samudaye）；
3. 其滅盡（nirodhe）；
4. 導向它滅盡之道（nirodhagàminiyà pañipadàya）
這種種見至在世間生起。」

然而，當我們知見、透視、隨覺、通達、分辨、分別、檢查、詳細檢查及直接識知色、受、想、行與識，我們知見它們的確存在，只是非常短暫，即是說它們是無常的。它們的無常意味它們是苦，它們的無常與苦則意味它們是無我：世界並不是空的，而是無我：我的觀念是形而上學，是不切題的。

有一次，瓦查各達不問其他形而上學的問題，而只問一個，當時佛陀便很清楚地表示這〔是形而上學的問題〕：

「現在，喬達摩大師，是否有我（atth-attà）？」

佛陀保持沉默。瓦查各達接著問：

「那麼，喬達摩大師，是否沒有我（natth-attà）？」

佛陀再次保持沉默。隨後瓦查各達便起身離去。

天人師的這種行為是不是很奇怪？不。因為阿難尊者問佛陀為什麼不回答時，佛陀解釋：

「阿難，瓦查各達外道問我『是否有我』時，如果我回答『有我』，那便是認同那些常見論者（sassata-vàdà）的沙門與婆羅門。

他問我『是否沒有我』時，如果我回答『沒有我』，那便是認同那些斷論者（uccheda-vàdà）的沙門與婆羅門。」

在此，我們可能會掉入魔王的陷阱，心想：「啊！那就是說既有我又沒有我！」但這完全不是佛陀的意思。他只是說，無論我們怎麼看我，那都是錯誤的想法：對我的假設是錯的。佛陀知道，允許對我的假設會帶來迷惑。

「阿難，瓦查各達外道問我『是否有我』時，如果我回答『有我』，這對我來說是否符合所生起的『諸法無我』（sabbe dhammà anattà）的智慧？」

「不，尊者。」

當他問我『是否沒有我』時，如果我回答『沒有我』，原本已經迷惑的瓦查各達外道將會陷入更大的迷惑，心想：『看來以前我所擁有的我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了。』」

唉！可憐的瓦查各達的形而上學帶給他極大的迷惑。但他繼續努力，一而再地去見佛陀，與佛陀討論。且讓我們再聽一聽。這一次，瓦查各達問佛陀，佛陀執持十種形而上學的見解的哪一種：世界是永恆的，還是不永恆的；如來死後存在還是不存在；等等。每一次，佛陀都說他不執持該見。接著，瓦查各達問：

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喬達摩大師？

每當問及這十個問題的每一項，喬達摩大師都回答：『我不執持該見。』

喬達摩是見到什麼怖畏，致使他不執持這些見的任何一個？」

對於每一項，佛陀都給與同樣的解釋。舉例而言：

「瓦查，『如來死後存在』此見是見林（diññhi gahana§）、見的荒野（diññhi kantàro）、見的扭曲（diññhi visåka§）、見的猶豫（diññhivipphandita§）、見結（diññhi sa§yojana§）。它有苦（sa-dukkha§）、有困惑（sa-vighàta§）、有惱（sa-upàyàsa§）及有熱惱（sa-pariëàha§）；它不導向厭離（na nibbidàya）、不導向離欲（na viràgàya）、不導向滅盡（nirodhàya）、不導向寂止（na upasamàya）、不導向證智（na abhi¤¤àya）、不導向菩提（na sambodhàya）、不導向涅槃（na nibbànàya sa§vatta）。」

接著，佛陀給與結論：

「見此怖畏，我不執持這些見的任何一個。」
接著，瓦查各達問：

「喬達摩大師是否執持任何形而上學？」

佛陀解釋：

「瓦查，形而上學是如來已經捨棄的。瓦查，如來已知見：

色如是（iti råpa§）……

受如是（iti vedanà）……

想如是（iti sa¤¤à）……

行如是（iti saïkhàrà）……

識如是（iti vi¤¤àõa§）……。」

在此，佛陀解釋，阿羅漢已經收集了根本資料，也就是說他已經知見過去、未來、現在、內、外、粗、細、劣、勝、遠及近的究竟名色法。

接著他的分析。佛陀解釋：

〔對於這十一種五蘊的任何一者，阿羅漢已知見（例如）：〕

「識的集起如是（iti vi¤¤àõassa samudayo），

識的消逝如是（iti vi¤¤àõassa atthaïgamo）。」

這就是說，他知見十一種究竟名色法生滅。他知見第一聖諦（苦）及第二聖諦（苦集：苦的因）。這些聖諦不是形而上學，是真實法。

佛陀解釋，由於這對於真實法的智慧，阿羅漢捨棄了形而上學，證悟了至上法：

「因此，我說，透過毀滅（khayà）、離欲（viràgà）、滅盡（nirodhà）、捨離（càgà）、遣離（pa¤inissaggà）一切像想（sabba ma¤¤itàna§）、一切假設（sabba mathitàna§）、一切我作（sabba aha§-kàra）、我的造作（mama§-kàra）及潛伏性的我慢（mànànusa​yà​na§），如來已經透過不執取而解脫（anupàdà vimuttoti）。」

正如目犍連尊者與佛陀之前所解釋，只要這一切法存在，就有執取形而上學的潛伏能力，因為它們是形而上學的緣：透過阿羅漢道，這些緣不復存在。

唉！對於瓦查各達，它們還存在，這是為何他堅持形而上學，問道：

「喬達摩大師，當比丘的心如此解脫，他會投生（upapajjatã）到哪裡？」

「瓦查，『投生』這一詞並不適用。」

「喬達摩大師，那麼是他不投生（na upapajjati）？」

「瓦查，『不投生』這一詞並不適用。」

「喬達摩大師，那麼他是既投生又不投生（upapajjati ca na ca upapajjat）？」

「瓦查，『既投生又不投生』這一詞並不適用。」

「喬達摩大師，那麼他是既非投生又非不投生（neva upapajjati na na upapajjati）？」

「瓦查，『既非投生又非不投生』這一詞並不適用。」

在此，佛陀再次言明瓦查各達的假設是錯的。當形而上學學者的假錯被否定時，會發生什麼事情？疑生起：

「我在此陷入了困惑，喬達摩大師，我在此陷入了迷惑，之前透過與喬達摩大師交談而獲得信心現在都消失了。」

可憐的瓦查各達！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在一切時候都在發生，尤其是現在。我們探討佛法，以為在其中能夠尋獲什麼來支持我們的不切題形而上學。由於佛法沒有給予這類答案，我們對佛陀的證悟失去了信心。這是我們「改進」或「現代化」佛法的因緣。且讓我們看一看佛陀進一步向瓦查各達解釋這種現代現象：

「瓦查，這足於令你困惑，足於令你迷惑。

瓦查，因為此法深奧（gambhãro）、難見（duddaso）、難懂（duranubodho）、寂靜（santo）、殊勝（paõãto）、只依靠推理不能證悟（atakkàvacaro）、微細（nipuõo）、當由智者體驗（paõóita-vedanãyo）。

在你執持其他見解、接受其他教法、認同其他教法、追求不同的修行、跟隨不同的導師時，你很難了解它。」

一時，瓦查各達對佛陀充滿信心，走在正道之上，在下一刻，他卻充滿了疑，步入了邪道。當我們心中執持其他見解地來探討佛法時，所發生的便是這回事。同時看向兩種方法，我們會得鬥雞眼，乖離了八分聖道，步入了非法之道。

但瓦查各達很幸運，因為有佛陀引導他。這時候，佛陀說：

「因此，瓦查，我要反過來問你這個問題。你可根據自己認為適當的來回答。

瓦查，你認為怎樣？假設有火在你面前燃燒，你是否會知道『此火在我面前燃燒』？」

「我會，喬達摩大師。」

假設我們點燃一支蠟燭，我們是否會知道「此蠟燭在我面前燃燒」？

「瓦查，如果有人問你：『在你面前燃燒的火依靠什麼而燃燒？』被如此問及時，你會怎麼回答？」

「被如此問及時，喬達摩大師，我會答：『此火依靠草與木柴而燃燒。』」

蠟燭依靠什麼而燃燒？蠟燭依靠蠟與燭芯而燃燒。

「如果你面前，你是否會知道『在我面前的火已經熄滅』？」

「我會，喬達摩大師。」
如果該蠟燭燃盡了，我們否會知道「這蠟燭已經燃盡」？

「瓦查，如果有人問你：『在你面前熄滅的火朝哪一個方向離去：東、西、北或南？』被如此問及時，你會怎麼回答？」

「喬達摩大師，這是不適用的。該火依靠草及火柴為燃料來燃燒。當柴草燒完時，如果不增添燃料，在沒有燃料之下，火便算是熄滅了。」
如果檢視蠟燭，我們便會看到蠟與燭芯。如果我們點燃燭芯，它便會點燒，燒到熱蠟時，穩定且明亮的火便出現。如果有人問我們：「在它出現在燭芯之前，是否有穩定且明亮的燭火？它在哪裡等著出現？它從哪裡來？」我們的回答是：「朋友，這是不適用的。當我點燃燭芯，直到它燒到熱蠟時，穩定且明亮的火便會出現。如果我不點燃燭芯，如果沒有蠟，穩定且明亮的火便不會出現。」蠟燭燃盡時，如果有人問我們：「火去了哪裡？」我們的回答是：「朋友，這是不適用的。火已經熄滅，因為使它存在的緣已經不復存在。蠟燭已經燃盡，已經沒有蠟了。」我們的回答和瓦查各達的回答相同：「這是不適用的。」對於有關阿羅漢投生的問題，佛陀的回答也是同樣：阿羅漢已經關掉了所需要的能源（所需要的貪愛能源），也就是說對這問題的假設是錯誤的。這就像是問香蕉是用電油或柴油來操作。

佛陀進一步解釋：

「同樣地，瓦查，如來已經捨棄了人們依它來形容如來的色。他已經根除它，使它變成好像棕櫚樹樁，已經斷除它，使它不再能夠在未來生起。瓦查，在色方面，如來已經解脫，他深奧、無量、猶如海洋無法測量。『投生』這一詞並不適用；『不投生』這一詞並不適用；『既投生又不投生』這一詞並不適用；；『既非投生又非不投生』這一詞並不適用。」

對於受、想、行與識，佛陀也給與同樣的解釋。

在此，佛陀解釋，阿羅漢深奧、無量、猶如海洋無法測量。我們可能會忘記這只是一個譬喻，反之認為它是神秘的形而上學：「啊哈！你看！至上的成就便是與深奧、無量、無法測量的真如合為一體！遍滿一切宇宙的心！原來的心！空！」接著，我們可能會依此虛假的知識創造龐大的形而上學：這是我們最不幸的惡業，衍生自形而上學的壞氣氛，即想像、假設、我作、我的造作、潛伏性的我慢：簡而言之，那便是因為貪、瞋、痴。執持這種見，我們從深奧、無量、無法測量的迷惑，去到更深奧、更無量、更無法測量的迷惑：繼續生死輪迴，甚至投生為動物或投生到地獄裡。

瓦查各達並非如此。他恭敬地聆聽佛陀的教導，由於他並不愚蠢，他了解佛陀的教法如何超越一切形而上學。為了解釋這一點，他也舉出一個非常好的譬喻：

「喬達摩大師，假設離村莊或城鎮不遠處有棵娑羅樹，無常去掉了它的枝葉，去掉它的外皮與軟木，以致後來在除掉枝葉、外皮與軟木之後，它變得純淨，整個都是心木。

同樣地，喬達摩大師的開示已除掉枝葉、外皮與軟木之後，它純淨，整個都是心木。」

以此宣示重新獲得、具備智慧的信心，瓦查各達再次（熱忱地）歸依佛、法、僧。

佛陀的教法已經去掉了想像與假設這些枝葉，去掉了我作、我的造作、潛伏性的我慢這些外皮與軟木：佛陀的教法是正法（Saddhamma），它純淨，整個都是心木。

瓦查各達再次請教佛陀，但這時候他不再問形而上學的問題
。這一次，他的問題既簡要又直接：

「希望喬達摩大師能夠簡要地教我有關善與不善。」

這是很嚴肅的切身問題。因為如果不知道善與不善之間的差別，我們怎麼會開始想要證悟涅槃？因此，佛陀直接地回答他的問題，解釋貪瞋痴是不善，與它們相反的則是善；解釋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婪、瞋恨與邪見是不善，戒禁這十惡行則是善。佛陀也解釋，貪愛滅盡時，比丘不再投生、梵行已立、應作皆辦等等。

以為阿羅漢道果是屬於佛陀專有的範疇，瓦查各達問是否有任何比丘也達到這種境界。佛陀解釋，達到這種境界的比丘不只一百位，不只兩百、三百、四百或五百位，而是遠比這數目更多的比丘。接著，對於比丘尼，瓦查各達問同樣的問題，也獲得同樣的答案。接著，瓦查各達問是否有任何在家男信徒證悟成為阿那含聖者，死後肯定會投生到梵天界，在該處證悟阿羅漢道果。佛陀給與同樣的答案。關於證悟成為阿那含聖者的在家女信徒、證悟成為斯陀含聖者的在家男信徒、證悟成為斯陀含聖者的在家女信徒、證悟成為須陀洹聖者的在家男信徒、證悟成為須陀洹聖者的在家女信徒，佛陀都給與同樣的答案：每一次都說不只一百、兩百、三百、四百或五百，而是遠比這數目更多。這一切弟子（出家眾與在家眾）都肯定會滅盡生死輪迴與痛苦。

對於這點，瓦查各達舉出一個有關佛陀所教的梵行多麼圓滿的詳盡分析，然後給與結論：

「喬達摩大師，由於諸比丘、諸比丘尼、白衣在家男信徒（包括過著梵行生活者與享受欲樂者）及白衣在家女信徒（包括過著梵行生活者與享受欲樂者）成就於此法，此梵行如是圓滿。」

在此，瓦查各達再次舉出一個很好的譬喻來解釋：

「就像恆河傾向大海、斜向大海、流向大海及融入大海，同樣地，喬達摩大師的出家眾與在家眾傾向涅槃、斜向涅槃、流向涅槃及融入涅槃。」

瓦查各達一而再地、熱忱地歸依佛、法、僧。但這一次他的歸依圓滿到他請求出家。成為瓦查各達尊者之後，他實行比丘的修行（增上戒、增上心與增上慧），在兩個星期之內，便成為阿那含聖者。接著，他向佛陀請教更進一步的指導，以便達到梵行的目的：阿羅漢道果。佛陀教導向如何更進一步地修習止觀禪法。他照著修行，不久之後，在獨處、遠離社群、精進、熱誠與決意之下，瓦查各達尊者證悟了三明：宿住隨念智、天眼智與漏盡智。瓦查各達尊者已辦了應作的，已遵從佛陀的指導，成為了阿羅漢。

擁有了阿羅漢的三明，瓦查各達尊者不需要再作任何研究。他已經得到佛陀與其他一切阿羅漢所得到的結論。透過證悟涅槃，無明、愛與輪迴的燃料已經燒完了。瓦查各達尊者喜悅地誦出此偈：

「三明為我有，我善於止禪。

我已得自利，完成佛所教。」

後來，見到一些比丘去見佛陀，他請他們以他的名譽、以首頂禮佛足，再說：「尊者，瓦查各達比丘以他的頭頂禮世尊之足。」
接著他說：「世尊已受我頂禮，善逝已受我頂禮。」
諸阿羅漢已經斷除了潛伏性的我慢，因此他們自然地很謙虛。基於同樣的原因，他們不會四處去向大眾說自己的禪修與成就：這種事不單只是我慢、不謙虛的相，而且是佛陀在戒律上不允許的。因此，阿羅漢向佛陀說自己的阿羅漢道果成就時，他們會以間接的方式來說，例如瓦查各達尊者的方式。但那些傳達訊息的比丘們並不知道該訊息的含意。因此佛陀解釋：

「諸比丘，以自己的心涵蓋他的心之後，我已經知道瓦查各達比丘：『瓦查各達比丘已證悟三明，擁有大神力、大威力。』

而且諸天神也這麼告訴我：『瓦查各達比丘已證悟三明，擁有大神力、大威力。』」

謝謝。







� 《相應部．目犍連經》（S.IV.I.x.7 Moggallàna Sutta）。在另一個時候，瓦查各達與目犍連尊者討論同樣的事，目犍連尊者也給予執取色、受、想、行與識五取蘊的同樣解釋。《相應部．瓦查各達經》（S.IV.I.x.8 Vacchagotta Sutta）


� 請參考佛陀在《長部．梵網經》（D.i.1 Brahmajàla Sutta）裡對這些邪見的分析。


� 《相應部．阿難經》（S.IV.I.x.10 ânanda Sutta）


� 《中部．大瓦查各達經》（M.II.iii.3 Mahà Vacchagotta Sutta）


� 《長老偈．瓦查各達長老偈》（Thg.I.xii.2 Vacchagottatthera Gàthà）





